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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慈溪，凝聚起加快
建设共富共美现代化新慈溪的文化力量，市融媒体中心
将在《慈溪日报·溪上周刊》推出“书香慈溪·关注”

“书香慈溪·悦读”“书香慈溪·品鉴”“书香慈溪·钩
沉”。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与，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

市融媒体中心报刊编辑部
2022年3月6日

告读者

慈溪的水彩油画展，往
往称作“迎新展”。开展在
岁末，春节开放。是油画人
给市民的“彩礼”，给画友
的“年货”。这是好些年的
传统了。

去年的《新境》，在小
年开展。上午进行了简单的
开幕式，慈溪文艺公众号发
了展讯。手机上看了一些作
品，我挑了新人新作九幅发
朋友圈——“代有画人”，
点赞不少。确实，慈溪油画
代有传人，有年逾八旬的老
画家，有艺术高峰期的盛
年，也有正在求学的年轻学
子。线上看不过瘾，没过几
天去艺术馆观赏原作，就像
到歌剧院去听新年音乐会一
样。

一幅幅作品，一个个熟
悉的名字：马开达的《绍兴
水巷》，应华明的《黑龙江
畔》，罗泱波的 《彩排间
隙》，潘华立的 《上林浅
滩》……还有景华锋、温正
卫、熊雪青、孙国方、沈迪
厅等等。

《中国年幸福年》 油
画，红袄女孩刚刚从春联摊
里领了福字，红扑扑的脸，
戴着袖套的手。她还是孩
子，但已经尝到了苦辛，似
有委屈，但坚忍，倔强。她
不笑，但能体会其中深刻的
表情。我读到了中国传统朴
素的美，也看到了中国人勤
劳幸福的希望。年年看到王
建江老师的新作，折服他写
实的功底和悲悯的情怀。

也有不熟悉的，不少新
面孔，如李一墨、张欢、陈
对、邵于桐……

李 一 墨 的 《美 的 沉

思》，少女侧身座像，在冷色
调下人物的冥想片刻，透出娴
雅……窗前静物，台布上的果
盘，那是阳光的、锈铁的苹果
红，殷殷透亮，包裹着生命的
热情。我喜欢一墨的画，既有
传统经典的底子，又传达出现
代印象派扑朔迷离的感觉。作
者李一墨，湖北美院本科毕
业，在油画家崔小冬旗下进
修，是导师的得意弟子。我在

“梧桐树”的工作室见过一墨
的临摹作品，至今留有印象。
有才华的年轻人，又内敛，勤
奋。

一个角落，一幅画，看到
了熟悉的地方，背景是教堂的
塔影，扑面是热烈的黄色碎
点，好似迎春花在招展，过了
严寒，春天到了！画作《教场
山》，平日里我常转悠的地
方，如今在艺术馆的画框里。
作者屠红淼，不认识。从作品
看，手法纯熟，但又像是新
手。评委们选出屠红淼另一幅
作品《荷》，两幅作品入展。
他们发出了“后生可畏”的惊
叹。

油画水彩画是西方的画
种，在中国发展百余年来很接
地气。慈溪油画展年年有，开
在旧历新年的前头。年年有新
作，年年有新人。记得两年
前，也是油画迎新展。我去看
了，很兴奋，也看到了新作，
推出了新人。许多老作者把展
厅的位置让给了新作者，我为
之礼赞，归来写了观画记。没
几天湖北疫情告急，闭馆。兜
兜转转，两年过去了。

美术馆外淅淅沥沥。新年
新展新人新境。外面，连绵的
雨一直下，还有雪的消息，似
乎也在营造氛围。

新年新人新境
吴铁佶

快放寒假的时候，父母
又打电话来，说是接下去有
十几天要连续下雨。他们在
田地里摘来了一些蔬菜，叫
我有空去拿。父母是农民，
一年到头都种地，房前屋后
自然都种有各种蔬菜。夏天
的时候有各种瓜豆，秋天的
时候有大白菜、花生、玉
米，冬天的时候有芹菜、大
豆菜，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
字的菜。我从小一年四季吃
着自家田地里的蔬菜长大，
等到工作成家后，我还是喜
欢吃老家的菜，于是送菜拿
菜自然成了我和父母之间频
繁联系的方式。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父亲仗着体力，还开着电瓶
车，为住在隔壁镇的我经常
送菜。记得有一次，周六上
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我们一
家三口正休闲地吃着早饭，
忽然，楼下的门铃响了，我
跑下去，只见父亲正从电瓶
车上放下一编织袋的豆类和
蔬菜。袋口扎得不是很紧，
偷偷探出头的菜叶上还带着
早晨的露水，青翠欲滴，也
许还带有父亲的汗水。袋子
外面还沾有泥土，能闻到田
野的芬芳。“今天我有空，
早上起来就到田地里摘好送
来，你们中午可以吃。”看
着我惊讶的眼神，父亲满足
地笑了，好像重任完成后一
脸的轻松，还没等我招呼他
进屋休息，转头就回去了。
中午我把豆煮起来，满屋都
是小时候老家的味道。

人到中年，我体悟到了
做父母的不易，便不再要他
们给我送菜了。若父母一有
电话，无论多忙，我都会与

他们约个时间，然后驱车去
拿。有时候，父母觉得来去汽
油费太贵，我一去，总是给我
准备好各种各样的蔬菜。有时
候感觉菜少了点，便让我带回
一些咸菜，或者是晒好的菜干
回家，“这个烧肉好吃！”有时
候还专门去菜场买些回来，

“你不会挑！”“多买了，我们
这儿便宜！”弄得我像个啃老
族，感觉一直没长大。

老家门口河埠头旁还有一
块巴掌大的空地，两平方米的
样子，也被我父母整理出一块
小菜地。这小菜地四周长年围
种着韭菜、辣椒、大蒜、葱
等。中间围起来也种一年四季
的时蔬，有土豆、茄子、小白
菜等。每次回老家，我就顺手
摘一些带回城区。虽然这块小
小的地产量不高，但种出来的
菜往往比田地的还要精致。我
可以想象，空闲时父母一定在
随时伺弄，也随时会望望儿子
回来时的方向。

不知从啥时候开始，我们
讲起了养生。于是我再三叮嘱
父母，自己吃的菜要少用化
肥，更要少用农药，“吃到虫
子也没关系，我小时候还吃到
过菜虫呢！”父母老了，已进
入古稀，也会像小时候淘气的
我一样答应着。我吃到的菜，
越来越有小时候的味道了。有
时路上堵车，去得晚了，他们
就把菜给我择好，去家门口的
河埠头洗好（五水共治后，河
水又清澈见底了），“你们用自
来水不方便！”水灵灵带有泥
土气息的菜，似乎还能看到河
水的清纯。

希望我一辈子都能吃到老
家的菜，让我们都健康到老。

老家的菜
冯益锋

居家过日子，最烦心的，
莫过于那些赶不尽杀不绝的老
鼠。

奇怪的是，人们即便那么
厌恶老鼠，可我们的老祖宗还
是把其列在了十二生肖之首。
其地位之高、名头之大，简直
难以理解和容忍。我从小就跟
大人提出过疑问，老鼠又小又
丑，到底有何能耐坐此首位？
但得到的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
回答：某日，要进行生肖排位
了。如果依个头大小来排位，
十二生肖中牛的个头最大，应
该排首位，可老鼠居然不服，
要与牛争高低。比试的方法更
奇葩，就是让牛和自己一起到
街上走一圈，听街上的人说谁
大，那谁就是十二生肖的首
席。听了老鼠的建议，牛很是
不屑，欣然应允。结果，牛和
老鼠在街上一圈走下来，街人
几乎都说这老鼠好大，从未见
过。倒是身躯本来就庞大的
牛，竟被人们忽视了。从此以
后，老鼠便由“民意”，坐上
了十二生肖的第一把交椅。

十二生肖从此也成了每个
人一一对应的属相，终身为
伍，无有更改。也难怪，无论
我搬多少次家，搬的距离有多
远，这小小的老鼠总是堂而皇
之如影随形。尽管我属虎，也
不论我的家人属什么，老鼠它
一点也不顾忌，根本不把我们
放在眼里，反正它“最大”，统
领着紧随其后的十一生肖。

我曾挖空心思地为老鼠做
过总结，它们对人类，除了只
会偷吃、破坏、烦人和传播疾
病外，一无是处。至于别的生
肖，都有各自的价值和作用，
如牛会耕地，鸡会报晓，狗会
看家护院。哪怕是可怕的蛇与
老虎，不光它们的皮可派用

场，它们体内的蛇胆、虎骨还
可入药。

记得早年我还住在某小区
的时候，有一天朋友送我一大
袋宋家漕香干，这是慈溪老字
号优特产品，是上好的下酒菜
品。由于时间紧，我回家很随
意地往厨房里的橱柜上一搁就
走了。未料到，待我傍晚下班
回家，那袋香干早已狼藉一
片，有被啃吃过的，有掉地上的
……如此野蛮的行径，只有老鼠
才会这样肆意妄为，它根本不顾
主人的感受，只要它喜爱，只要
你们人不在，它就下手，就要尝
那第一口。

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我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开始对老鼠
进行全面反击与清剿。先是用杀
虫的、气味刺鼻的“必扑”，我
往橱柜的缝隙里疯狂喷洒，想
让老鼠在里面难受乃至窒息，不
再落脚。喷后，我静静地听了一
番，竟然没听到半点动静。难道
此刻老鼠没在柜底？还是在外游
荡或另有住所？又或许它有抗

“必扑”的神道？这招既然不
灵，那就用别的招术。

我 家 的 橱 柜 ， 是 依 墙
“L”型布局的，柜身同地面
与墙体的接合部几乎没什么空
隙，只是在靠近后门的那端，
由于原来的墙面不规整，导致
了一条较大的缝隙，这样的缝
隙足够一只成年老鼠通行。我
还进一步发现，这条缝隙下窄

上宽，在踢脚线的部位还是较为
严密，老鼠是无法钻过的；而踢
脚线以上那面雪白的墙上，则有
一处颜色已成了灰黑色。显然，
这是被老鼠肮脏的身体蹭出来
的，而且出入较为频繁，毕竟它
要到外面喝水、拉屎、拍拖什么
的。从现代建筑结构上来讲，老
鼠不可能在地面与墙体上打洞。
由此我断定，这条宽缝应该是老
鼠出入柜底的唯一通道。

在厨房，就算我们小心再小
心，老鼠总会有办法偷吃到它想
吃的东西，否则也不会刻意在柜
底下来做窝。这里既是我们的餐
厅，也成了老鼠们的天堂。因
此，如果我用鼠笼里的饵料来诱
捕，谁知道它的粮仓里储存有多
少食物？假如食物够多，饵料就
不会有诱惑，用鼠笼捕获它的可
能性显然不大。最后，我想还是
用鼠夹为好（当时市面上还没有
粘鼠板之类的产品）。至于在鼠
夹上是否安放饵料，我倒觉得多
此一举。因为柜底里的老鼠只有
一条通道，而且这条通道是在踢
脚线之上，离地面将近二十厘
米，造成老鼠不能一次性顺利通
过。要想通过，它必须要多一个
动作，要么跳跃，要么踮起后脚
立起身体钻进或钻出。所以，我
只要将夹鼠板上的踏板 （饵料
板） 对准它落地的大概位置就
行，跟森林里猎户给野兽下套类
似。我要突破常规，尝试着不用
饵料来捕杀老鼠。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洗漱
完，下楼直奔厨房，查看如此捕
鼠的成效。在厨房入口处，老远
就看见有双鼓突突的小眼睛正从
夹鼠板上斜瞪着我，它的后脚则
在拼命地乱蹬乱撑，试图挣脱逃
跑。我走近细看，这只老鼠也够
肥硕，几乎与夹鼠板一般大小，
怪不得它虽鲜血淋淋但还能支撑
到天亮。我一阵惊喜，居然空手
套到了白狼。怕它挣脱，我迅速
找来火钳，将它和夹子一并扔进
垃圾桶内，并注满水，送肥鼠最
后一程。

后来我搬了家，搬到了农村
里的一幢小院。新的居所可能是
环境不错，我竟有幸看到黄鼠狼
在院子里穿过，真是稀罕。

住了没多久，鼠患又开始
了。我告诫家人，不要大声谈论
下一步该如何灭鼠，否则，任何
灭鼠的举措都会失效。家人们听
了一片茫然，难道躲在旮旯里的
老鼠在偷听？也能听懂人话？我
说我曾看过一篇文章，尤其是这
些家鼠，非比其他动物，它们的
敏感与狡猾程度，不是人类所能
想象的。详细的论述我已记不太
清，反正灭鼠的行动切莫声张。
家人们将信将疑，但还是闭了
嘴。老鼠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和辨
识力，对可能带来的危害，它都
会避得远远的，绝不冒险。我们
常用的老鼠药，不管里面的配方
如何诱人，但老鼠都很谨慎，除
非饿极，一般碰都不碰。至于那
些鼠笼和鼠夹，如果曾经捕获过
老鼠，如果不经处理继续投入使
用，终将形同虚设，再也不会逮
到老鼠，因为前鼠被捕时的那种
惊恐与死亡气息，会附着好长一
段时间。对付老鼠，不管采用哪
种手段，都必须悄悄的，出其不
意才会凑效。

我曾用鼠笼捕到过无数肆虐
居所的大小老鼠。每次看着笼中
丑陋而惊恐万分的俘虏，早已唤
不起我对它们的丝丝怜悯与同
情。我们千万不能小瞧了它们，
它们有时比人类还强大，比人类
还能繁衍。它们利用娇小灵活的
身躯，昼伏夜出，上天入地，不
劳而获。尤其到了夜深人静时，
它们竟然在我们卧室上头的天花
板里来回穿梭、追逐嬉闹，严重
影响我们的作息与睡眠。所以，
只要被我捕获，我绝不会放

“虎”归山。在夏天，我会让它
们在灼人的太阳底下暴晒；在冬
季，我会在垃圾桶里注入冰水，
将笼中的老鼠浸到仅够露出鼻子
为止。老鼠只要被活捉，我会切
换让其慢慢死亡的不同方式，以
解心头之恨。可惜那些藏在洞内
或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们，没
法让它们集中起来，叫它们一起
观看自己的同类是如何被处死
的，起到震慑作用。否则，人类
与老鼠，双方或许都会收敛些，
双方紧张的关系也能缓和些。

与鼠斗，新的科技也在不断
跟上。使用比较简单方便的，是

这几年才流行的一款粘鼠板。
使用虽然简便，但也不能不讲
章法，随意乱放。放置时必须
循着老鼠活动的规律才对，一要
依墙根放；二要放在它的必经之
路，如鼠洞口、拐弯处；三要配
合超声波驱鼠器，放在它们逃窜
的方向。运用此法我曾一次粘
到过四只老鼠。我将两块粘鼠
板巧妙地围在疑似的鼠洞口，不
远处则插上一只新购的超声波驱
鼠器，二十四小时开机。经过几
天几夜的骚扰，这四只一般大小
的鼠兄鼠弟，居然双双粘毙在了
洞口每边一块的粘鼠板上。从死
样上看，它们似乎也在践行不求
同年同月生，只求同日同时死的
豪迈誓约。

粘鼠板既然有成效，我便𢠂
得使用鼠笼与鼠夹。尽管有的粘
鼠板在原地一连十多天都未有收
获，但这并不意味世界已经太平
了。粘鼠板的摆布还要跟钓鱼一
样，时间久了也要挪一挪窝。我
把其中一块干脆挪到了老鼠的

“厕所”门口，因为这个墙角有
一小堆鼠屎，这里无疑是老鼠特
殊的活动区域。没过几天，待我
打着手电筒去查看成果时，看到
上面有老鼠的轮廓，而被粘的老
鼠却不见了。我坚信粘鼠板强大
的粘力不可能叫老鼠逃脱，估计
是被我新近养的那只小花猫顺便
吃掉了。我一边琢磨猜想，一边
去西阁楼检查。未曾想，检查完
才返回来没几步，那块曾粘住过
老鼠的粘鼠板，竟然奇迹般地从
东阁楼的墙角出现在了我的脚
边。我倒没特别吃惊，毕竟粘鼠
板不会飞也不会走，它肯定是被
尾随着我的小花猫叼来的，我只
是没察觉它在跟随而已。让我好
奇的是：小花猫怎懂我上阁楼的
意图？而且还故意叼这块粘鼠板
弄给我看，生怕我没检查到？生
怕我搞不明白被粘的老鼠去哪
了？还是想讨功劳博取我的欢
心？这也太聪明了吧！我不禁怀
疑起这猫到底是不是猫？如果是
猫，它应该算是动物之中的精
灵、精英，可惜它没被编入十二
生肖中。至于为什么，好像也有
一则故事，只是时间遥远我已记
不太清了，反正蛮遗憾的。看来
我没白养它，也没白疼它，它的聪
明、它的本领，足以盖过老鼠的狡
猾与身手，它无愧是老鼠的天敌。

要得到一只会拖老鼠的好
猫，确实需要一种缘分。尽管我
还没亲眼看到它逮住过老鼠，但
只要它无比喜欢老鼠这类的美
味，就足以放心，在来日，它定会
为美味而战，为美味而大展宏图。
人类虽然只能仰仗各类工具和药物
不停地与鼠斗智斗巧，种种胜利对
于快速繁衍、生生不息的鼠世界根
本不足挂齿，最多也只能给人们带
来局部或短暂的安宁。

从老祖宗到我们手里，鼠患
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消除？从十二
生肖的构成和排序中，似乎已有
某种暗示或答案。那些无法被征
服或消灭的事物，其实是一种存
在。这种存在，肯定有它的必
要。这种必要有的能解释，有的
由于认知不到位还解释不了。人
类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就是不同存
在的具体反映。人们除了不停地改
善和优化周边的环境，其余的，只
能去适应，去理解。相对的平衡，
或许就是所谓的心安理得。

与 鼠 斗
金坤发

汉宫春·壬寅早春
复遇东君，看村头田陌，渐

褪浓寒。柔红轻绿，次第探出篱
垣。新醪嫩笋，趁羲阳、堆上春
盘。还切盼，西园南亩，归来燕
舞莺翻。

坐对江山依旧，有诗情几
许，佐些余闲。谁能袖观岁月，
挽住行川？栽桃种李，且由他、
秾秀何年。邀一片、从前月色，
听吾抚弄清弦。

卜算子·虎年新春赠内
养一个孩儿，弄几盆花草。

听雨听风意足耶，人在江南老。
炉上起油盐，灯下添诗稿。

流水浮云作故交，绾手成翁媪。

点绛唇
一片残黄，小城尽落黄昏

雨。街灯正举，人在秋风旅。
南北通衢，牵惹相思句。留

不住，萦愁几许，车马匆匆去。

贺新郎·岁末寄师友，
时寒潮将至

吾也书生耳。更难消、穷檐
仄巷，白衣门第。寒砚为田耕耘
久，换得通肠柴米。剩肯识、浊
醪妙理。熟读三千今古史，未学
成、覆雨翻云技。愁浩荡，路迢
递。

一壶搔首堪堪醉。与君评、
秦砖汉瓦，宋腔唐味。虽说人间
奔波事，折损时光容易。愿不
负、文章知己。萧瑟西风惊岁

晚，笑贫身、到此真无寄。拔剑
起，月如洗。

破阵子·赠一个手机贴膜者
迷你一间店铺，迢遥千里乡

音。整日手机常贴膜，满屋喧声
亦驻心。客途岁月深。

时看风云南北，笑谈市井浮
沉。八载相知今别去，异地重开
早顾临。莫教苦探寻。

辛丑除日偶成，次詹先生韵
我今忧道亦忧贫，
薄有生资奉老亲。
只愿吟灯如雪月，
千年偏照读书人。

附：詹先生原玉

辛丑除日偶成寄微信群中诸友

老来知足不忧贫，

雪里梅花意最亲。

点检平生还自笑，

原来只是墨磨人。

赠微云楼主人，次原韵
微云有素心，闹市亦丘林。
春树催吴锦，秋怀付越禽。
诗书留月色，翰墨伴桐音。
相见知何日，听君抱膝吟。

附：微云楼主人原玉
题即心草堂

草堂称即心，得性在山林。
曲径融香草，疏窗响野禽。
竹喧过僧语，松静听禅音。
期日黄花记，举樽相对吟。

龚奇俊诗词近作选辑

艺坛聊斋

乡村记忆

芸窗札记

再过一个多月，又到金银
花开放的时节了。盛开时的金
银花树，叶子碧绿得像翡翠，
花儿有金有银，花心中的红色
如同一星火苗，点缀着这一树
碧装。看见这棵树，记忆深处
又荡漾起一阵幽香。

记忆中，外婆的身影瘦小
佝偻，身体干瘦如同这棵树的
那些枝干。刚种上这棵金银花
树时，外婆总是每天给它浇
水，每星期为它捉虫，小苗在
外婆的精心呵护下茁壮生长。
看着小树一天天变大，外婆的

嘴角常常流露出淡淡的微笑。
后来，我总喜欢坐在树

下，听外婆不紧不慢地为我讲
故事。我时常漫不经心地听
着，用一根小木棍拨弄地上的
蚂蚁。外婆这时就笑呵呵地摇
着那把旧扇子，一边看我拨弄
蚂蚁，一边讲那些新奇有趣的
事情。

每到金银花开的时节，外
婆就从屋里搬出一部梯子和几
个大箩筐，为我摘金银花。摘
下来的金银花形状像是一根根
短短的管子，都是未开放的。

开放的那些花在树上散发着
迷人的光辉，风一吹，幽香
荡漾。外婆在阳光下为我晒
金银花干，用心地挑出那些
不小心摘下来的叶子与花
柄，再小心翻晒。晒干了的
金银花有着一种独特的淡雅的
香气，这些金银花里饱含着外
婆对我这个小孙子深沉的爱
啊！每当我上火了，外婆就会为我
抓上一点金银花，给我泡水喝。
金银花茶有着淡淡的花香，这
不正像外婆对我的关怀吗？

如今，外婆已永远地离开
了我们，她栽种的金银花依旧
年年开放，但我却再也感受不
到小时树下的那一份惬意了。
我开始渴望那些失去的东西，
可是我再也找不回了……

在令人惆怅的黄昏，金银
花仍然绽放，在夕阳下散发着
金色的光辉。

外婆的金银花
白淳天

怀念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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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高铁站候车，正值晚
餐，吃碗面充饥。餐后距乘车
尚有两小时，闲来无事，思绪
飞扬，回想起数十年前吃面食
的往事。

某日晨，四点半，冬天的
早晨更显黢黑黢黑。为了乘坐
早上八点零七分余姚去上海的
火车，得先搭乘六点钟的乡村
早班汽车，只得起这么早，我
没吃早餐就急急赶路了，想着
中午过绍兴火车站，有三毛钱
一份的盒饭。早晨起得早，年
轻着，太想睡了，在绍兴车站
供旅行盒饭时睡着了。那时，
不像现在沿途有叫卖声，错过
了绍兴站的盒饭，沿途就很难
买到吃的了。早晨为赶路，没
吃早餐，中饭又饿着，到达上
海站时已是傍晚六点，整整二
十四小时粒米未进。上海火车
站近旁没有饭店，只有点心
店，就近吃了一碗雪菜面，一
角五分。饥饿，使什么都成了
美食，最简单的一碗雪菜面如

同金羹玉露，还从此学会了吃
面。幼时，农村大米供应不
足，自产的麦子，没有去皮的
麦面，早餐、中餐、晚餐，今
天是麦面，明天还是麦面，后
天还是，吃得喉咙直冒火。不
相信吧，喉咙会冒火，这是只
有度过艰难生活的人才会有
的切身感受。而在饥不择食
的岁月里，能有这样的生活
已是很满足。在幸福没有界
定的历史阶段，童贞的心灵
里，也认为这是幸福生活。
稍长，能吃饱米饭的年代，
就不吃面了。南方人，特别
是江浙一带的人，不爱吃面
食的大有人在。对北方人来
说，长期吃面食的地域，绝对
是不可思议的。上海火车站旁
这碗雪菜面，使我又慢慢学会
了吃面。

吃了这碗面，此后九分钱
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一角五
分一碗的雪菜面不知吃了多少
碗。旅途中，劳动间歇，赶不

上饭餐时，充饥、解渴、面
食，还是解决了人生道路上
的不少实际生活。

社会前进了，国家政策
开放了，人们的生活也有了
很多的改变。深圳占开放之
先，在没有接受社会新思潮
之前，最先听到了深圳的面
条要五元钱一碗。吃惯了九分
钱的阳春面，偶一听说，如天
方夜谭。随着时代的前进，全
社会经济的发展，五元钱的面
食已成普通之餐，已不是新奇
而昂贵的价格了。

社会发展了，时代前进
了，人们的出行从步行、木帆
船、轮船、豪华邮轮、汽车、
火车、飞机到高铁。生活中的
一日三餐，从几毛钱一顿饭，
到几千、几万，甚至十好几
万，已不是新鲜事了。今天从
杭州高铁站赶往家中，图方
便，站内就晚餐，面条四十二
元一碗，也是普通之餐，这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你说贵吗？
大家消费得起；不贵吗？没一
人说不贵。社会经济的发展伴
随着物价的上涨，无可厚非，
这是经济哲学的规律，然而这
两者的比例，则是经济学家需
要研究与解剖的永恒的科学命
题。

一碗面的引思
屠世拯

感悟点滴


